
几天前我过生 日
,

父亲打来

电话祝我生 日快乐
。

一向少言寡

语的父亲竟然像母亲那样在电话

那端絮叨了半天
。

末了
,

母亲拿
过电话对我说

,

向日就是你父亲

六十岁生 日了
,

家里准备给他操

办一下
,

如果不忙的话
,

你就回

份越家
,

让父亲高兴商兴

父亲都六十岁了 若不是母

亲提醒
,

我真的忘了
。

听了母亲

的话 我的心里不觉产生莫名的

感叹
。

大学毕业以后
,

我没有回

县城
,

一直在东莞市上班
,

过着

早九晚五的白领生活
。

虽然离家

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
,

但我却

很少回家
,

理由漂亮得足以说服

自己 因为工作忙
。

回家那天
,

父亲相 当高兴
,

我清晰地看到他那爬满皱纹的脸

笑得如此灿烂
。

父亲坐在我身边
,

脖子上吊着的 是刀群的醒 目
。

“

爸爸 您一直把它吊在胸前
,

脖子不酸吗
”

我故愈和父亲逗

乐
。 “

不酸不酸 这玩艺听侧以子使
,

还可以录音呢 父亲喜欢听革

命老歌
,

那 是去年春节时姐

姐买给他的
。

上了年纪的人成天

把它挂在脖子上
,

看上去实在有

点好笑
。

父亲的生 日实是在家里办的
。

一向酒 很差的他那天竟然破天

荒地喝了几大杯白酒
。

喝醉了
,

父亲的话开始多起来
,

他紧紧拉

若我的手
,

从我小时候淘气一直

说到上大学时获得奖学金
,

洪亮

的声音直让我的耳朵生痛
。

父亲说了一番醉话以后
,

我

便和母亲一起将他扶进屋
,

想让

他好好地睡上一觉 就在母亲把

从父亲脖子上慢慢取下的时

候
,

父亲嘴里忽然含糊地念叨了

一句话 别动我的
· · ·

一个

早已不合时宜的 又不是什么

宝贝
,

父亲却对它那样看重
,

看

来父亲真的老了
“

那玩艺里除了有你父亲爱听

的歌之外
,

还录着你说话的声音
,

你父亲一直把它当成宝贝呢
”

我正感叹沧桑岁月让父亲渐渐老

去的时候
,

母亲的话猛地让我心

里一峨
。

我怀粉忐忑的心情将

的耳塞塞进了耳朵里
,

按下

播放健
,

第一首
“

曲目 便是我

去年容节回郭寸侃侃而谈的声音
。

“

你爸爸常常念叨你 他恩听听你

的声音
。

你也是 不太打电话回

家报个平安
”

我被母亲的话语

刺痛了
。

渐渐地
,

视线开始模糊

起来
,

眼里渗出点点热泪
。

木呐的父亲对我一直别无所

求
,

能够听到儿子说上几句话
,

‘

竟也变成了他口里最奢侈的愿望
。

我突然恨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儿

子
,

完全忽略了父亲的感受
。

心

里暗暗发哲 今后无论多忙
,

每

个 月都要抽时间 回家看看父母

无论有多累
,

都要给父母打个电

话
,

让他们感到踏实安心
。

闲暇时喜好品茗吟诵古诗词
。

若配上中国古典音乐
,

则更觉妙

趣横生
。

那轻盈跳动的横笛
,

伤

感低沉的竖萧
,

宽厚绵长的古事
,

华彩漫溢的琵琶
,

无一不与古诗

斌宜泄的意境相互时纬寸
。

我每每吟诵古诗词
,

很是羡

幕古时文人洒脱自如的生活 他

们仿佛总是生活在山青水秀的世

外桃源
,

结庐 而居
,

煮酒舞剑
,

吟诗弄曲
,

无不悠哉

中国古典乐章历来是流动的

诗词
,

在我看来无论是唐诗还是

宋词 皆是永久凝固的佳音
。

只

要用心聆听
,

便会觉出古典音乐

所追寻的境界
。

无论是 盯‘ 陵散 》

还是 《潇湘水云 》
,

抑或 《汉宫秋

月 》 ⋯ ⋯流淌的浓郁愈境犹如开

花见果
,

鸟鸣枝头一搬
。

“

闲梦江南梅熟日
,

摘的合吹笛

雨潇潇
。 ”

皇甫松的 《梦江南 》轻

柔委婉
,

最适宜配上竹笛吹奏的

江 南小调
,

轻轻地如燕 语呢喃
。

此 时此刻
,

空气似乎都润湿了
,

有如一层水雾孰逸着
,

笛声空 灵
,

似江南早春二月的雨丝
,

直渗心

田
。

“

大江东去
,

浪淘尽
,

千古风

流人物
” ,

苏杖的词家以豪放著称

吟诵这首 《念奴娇
·

赤壁怀古 》
,

即使是一个女孩子 也会想象自

己会怎样手执铜琶铁板放声高歌
。

于是念奴声声
,

高唱人云
,

流水

滔滔
,

气势如虹石

再有
,

《渔舟唱晚 》的闲适淡

远
,

《雨们芭蕉 》的清雅柔和
,

李

白的《长相思滚
,

杜甫的《成都府 》
,

李商隐的 《忆梅 》等等
,

配上柔

情悠扬的 《梅花三弄 》曲调之类

真让人意犹未尽



爷爷的弟弟
、

我的三祖父一

生 唯一的爱好就是 喝酒
,

人称
“

烂酒峨
’ ,

岁的他有 年是在

酒坛边度过的
。

今年春节前打扫

屋子时
,

他却抱出自己用了几十

年的酒雄
,

丢进垃圾堆
,

这事让

左邻 右舍谈论了好几天
。

为此
,

三祖父话语如珠
,

说起了酒雄的

往事
。

上世纪七十年 代
,

农村各家

各户的粮食一年不够半年吃
。

一

次
,

三祖父偷偷用两斤玉米到陶

姗厂换回一只酒雄 气得三祖母

和他吵了好几天
。

可是当时物质

紧缺
,

打酒
、

割肉
、

买布料都要

凭票供应
,

特别是酒
,

供应更是

紧张
,

所以三祖父的酒堆时常空

着
。

这使年轻体壮
、

酒鹿很大的

三祖 父吃尽苦头
,

常常在忍耐中

度 日
,

难熬时
,

免不了做点
“

违

章乱纪
”

的事

记得 年过容节
,

三祖父

邀请我们一大家子到他家吃年夜

饭
。

三祖父提粉酒雄去供销社打

酒
,

可他只有二两箔票
,

自己己

半年没沽酒气
,

很想解馋
。

于是
,

他想出一个歪主意 轮到三祖父

买酒 了
,

供销社女服务 员接 过
“

酒票
”

给他打了二两酒
,

便转身

去取其他东西
。

三祖父趁服务员

转身之机
,

迅速将酒幼送到嘴边
,

一仰脖子喝得精光
。

待服务员转

过身来
,

他说
“

同志
,

你还没给

我打酒呢
” “

啥 刚才不是打了

吗
”

服务员很惊诧
。 “

不信你看

嘛
。 ”

三祖父边说边将酒旅倒过来
,

一副着急的样子
。

服务员见酒罐

里果然一滴酒也没倒出来
,

只得

又糊里糊涂地给三祖父打了二两

酒
。

如今说起这件事
,

三祖父很

愧疚地笑 了笑
“

那年月没办法

呀
。

当时要是被

人检举了
,

后果

没法去想

二十世纪八

十年代初
,

农村

实行包产 到户
,

家家户户有了余

粮
,

乡镇酒厂如

雨后春笋般涌现

出来
,

喝酒刁勺耳

凭票供应了
。

三

祖父高兴极 了
,

每每赶场回来
,

总要打回满满一姚酒
,

一 日三餐

自饮自酌
,

直喝到红光满面走路

摇摇晃晃为止
。

历史进人二十一世纪
,

随着

改革开放的深人
,

国家的富民政

策逐年增多
,

老百姓的生活水平

有了很大提高
。

此时
,

三祖父的

家富裕了
,

还修了几间楼房
。

叔

婶们见三祖父成天仍然抱着酒雌

不松手
,

就劝他别再打酒喝
,

说

乡镇酒厂生产的酒度数高
,

喝多

了对身体有害
,

应该买瓶装酒
。

此后
,

三祖 父常年都喝瓶装酒
,

酒雄又空了下来
。

奥运年的容节到了
。

这天

三祖父打扫屋子
,

忽然发现了梢

在墙角里积满灰尘的酒橄
。

他把

它抱出来
,

深悄地说
“

老伙计
,

不是我忘恩负义不要你
,

谁叫改

革开放使人们富裕了
,

都喝瓶装

酒呢 说完
,

他走出屋子 毫不

犹豫地把酒雄扔进了垃圾堆
。

我们可以试想
,

如果没有寺司的描绘
,

音乐便是一

片空白 如果没有音乐的韵律
,

诗词也少了一份灵气
。

如若将苏轼的词
、

李白的诗酉已上古筝
,

豪放抒情间会平

添一些壮志疏狂
。

将辛弃疾的词配上琵琶
,

则会更加显

现大澳弧烟般的塞外环睛
。

李馒的词总是笼罩于一片愁

云之中
,

笛子砍来太欢
,

琵琶弹来太疾
,

唯有萧
、

二胡

低沉圆润
,

鸣咽普
,

如泣如诉
,

幽然道出刃瞰得难以化

开的愁
。

可见
,

诗词相融真是美妙动人

闲暇
,

听一支古曲
,

吟一首古诗古词
,

情弦随拨弄

而动
,

心灵飘吸然
,

不觉间
,

便会陶醉于春水秀水
,

古

道西风
,

释路客栈
,

月光美酒
,

夕阳瘦马 ⋯⋯获得美的

享受
。


